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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福相翻譯《詩經》國風一百六十首，可謂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首見嶄新而完整的英譯。
在此《詩經》國風全譯本出現之前的六十年間，中國已然成為世界強國，英語亦成名副其實的世界通語，這兩件劃時代的大事，適逢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及數波全球化發展，皆呼喚著一本如賈譯這般貼近時代脈動的三語譯本。然《詩經》新譯最重要的原因仍是因為《詩經》為世界文學中最早的詩歌文本，其中有些詩已有三千多年之久，蒐集人類遺產中最古老的詩歌文字，
可謂已知人類文學文化的泉源與發軔。雖然歷史久遠，雖然先由口說傳統逐漸發展成文本，卻絲毫無粗陋落後之感。精巧而複雜之作品如《詩經》者應讓各國人民共同欣賞和研究。
賈福相翻譯《詩經》國風的種子植於六十五年以前，他祖父是山東一處地區的公正人暨風水師。祖父教授他中國古典文學，福相自六歲起就站在黑板前，對著慈愛卻又嚴厲的祖父背誦唐詩，一邊背一邊擔心背錯會被祖父鞭策。青少年時期他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北到南走過戰亂的國土，一路上食不裹腹，無法兼顧生存與詩心的發展。一九四九年他十八歲，舅父安排他隨著軍隊到了台灣。
過了四個月的軍旅生活，他得以重入中學，然後進入師範大學生物系。中學時曾被懷疑是共產黨間諜，被迫入獄一週。大學畢業後做了兩年少尉編譯官，然後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專攻海洋生物。他早期的學術生涯經歷多次遷徙，從美國一路到英國，最後終於在加拿大安頓下來，他在加國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是全國自然科學研究金前十名，他不僅在研究和教學成績卓著，在行政工作也同樣傑出，曾擔任亞伯達大學動物系系主任五年，然後又接下研究生暨研究院院長十年，該校博士生人數排名全加拿大第二，後來在香港科技大學正式退休。

我擔任賈院長的第一副院長有十年之久，當他休假或外出講演時我就代理院務。雖然我們工作密切朝夕相處，至少過了兩年他才向我吐露他私下也寫詩。身為文學教授的我常常會遇到天真而欠缺才華的大學生、研究生、甚至同事拿著自己的「詩」讓我批評。這種情境往往有些尷尬，被迫讀了幾頁後，他們期待批評家和非詩人的我給予專業建議，我常用的幾句不傷大雅但又帶有鼓勵的評語是「這幾個字下得不錯」或是「你表達出頗為強烈的情感，謝謝你把詩拿給我看，可惜我現在時無暇拜讀其他作品，請繼續創作」等等。這種時候難以完全誠實，尤其面對如此私人的感情，直言不諱並非上策。某日福相拿他的一疊散文詩給我看，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們兩人的互動一向都是直來直往的。當他把他一首描寫章魚的中文詩緩緩口譯成英文，我竟聽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沒想到我這位朋友賈福相，我們常常開玩笑地介紹他是「潮間帶性生活的專家」竟是不折不扣的詩人。從此我們開始一塊研究詩作，後來也有數次合力完成文學作品的經驗。自此之後，特別是他退休以後，福相的詩作及饒富哲思的散文幾乎超越他在海洋生物及生態學的聲名。
民歌「上市」的時間久遠，最「新鮮」的時候即是剛誕生之時，作者的用意容易了解。詩經裡可能引用許多更古老的詩歌，只是我們已無從考據，因為找不到比詩經更久遠的書面紀錄。而當民歌逐漸老去，其根源日漸散失，意義更為晦澀，許多特色便隨之沈入深處。英語中有首古老的童謠可以作為例子說明這點：「繞著玫瑰轉圈兒/ 口袋裝滿鮮花兒 / 灰啊，灰啊 / 我們全都倒下了。」這首童謠仍活躍於今日，通常是一群孩童手牽手，一邊唱一邊轉圈，唱到最後一句時一起倒地咯咯大笑。民間文學學者一直到最近才重新發現這首童謠的最初意義，原來這是描寫幾世紀前鼠疫重創歐洲的一首歌謠。其中「繞著玫瑰轉圈兒」一句形容罹患鼠疫時，患者皮膚出現一圈紅色膿泡；「口袋裝滿鮮花兒」指的是當時人們相信在口袋裡放滿花朵可免於感染；最後一句「灰啊，灰啊 / 我們全都倒下了。」表示死者身上通常會覆蓋泥灰，以此稍稍掩飾死因，當然「我們全都倒下了」指的就是死亡。
雖然我們無法肯定《詩經》中有多少篇具類似之深度，可以想見為數必然不少。以此類推的話，假設「繞著玫瑰轉圈兒」是古英文，先譯為現代英文之後再譯為現代中文，如翻譯時不要求正確精準，那麼最後得到的中譯可能會是「圍著雛菊繞圈圈……走在地上滾翻翻」，如此一來與原文的意思更遠了（此等告誡的對象是原文經典的學者）。翻譯——譯得好的時候——是一種發現與創新的工作，表層下隱藏的或是遺失的意義如同紙張的浮水印，只有在某種光線之下才會昭然若現。為了讓詩歌長存，數世紀以來，中國諸多詩經的批評家，不論是個人或是學派，無不揣測著詩歌所含之歷史或神話意義。
將《詩經》介紹到英語世界的譯者獲益於成堆的中文註解，同時他們身為學者也或多或少加入自己的見解。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是公認的《詩經》翻譯大家實非浪得虛名，韋利學識博大但稍嫌拘泥細節，偶而其譯作失之於晦澀，清通不足，雖然我們必須公允地說《詩經》有些詩篇原文本來就不甚曉暢，我們無法完全了解其意。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第二位最常被稱為英譯《詩經》的「譯者」，由於堅持音韻優先於意義，往往使字面意思及引伸含意都更為晦澀，以文字遊戲給《詩經》罩上一層不必要的薄霧，他的譯寫當中不時出現希臘文、拉丁文、德文、義大利文，普羅旺斯語、二十世紀初美國黑人與白人俚語以及其他語言等等，於是很多時候原詩便淹沒於難懂的英文韻律之中。

我自己不懂中文，賈福相將中國古典《詩經》譯為現代中文的部分還有待中文學者評斷，然其英譯的譯文品質非常清楚。要描述其英譯的方法和結果，稍早提到浮水印比喻在此較不適用，另一比喻可能適合些：如果我們將原詩視為一潭深水，由當下的天空所映照，我們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脈絡，看不見水面下的是什麼或者有什麼，而這名譯者將我們從表面給拯救出來，他像一名優秀的攝影師，有系統地將各種濾鏡置於他心中的鏡片和目標物之間，我們因而得以看見鏡面下的深度和細節，同時又保留足夠的表面訊息，讓時人能夠體會詩的意義。

那麼賈福相所運用的是哪些「鏡片」呢？首先，他是一名自然主義者。對他而言，生物學名不只是一種儒家傳統，而是一種力求正確的任務，一種代表著音韻偶而需略次於意義的事實。《詩經》中俯拾皆是的動植物意象是否挾帶科學、社會學、甚至是人類學的重要意義，這點賈福相或許無法提供解答。然而他堅持從原典譯為現代白話中文與英文時，需務求精準正確，最周全的閱讀當包含如是之自然元素，甚至如潛藏的寓言——已知或尚在臆測者——皆透過忠於原作的嚴格字面意思加以闡釋。
賈福相運用的另一種鏡片是此處討論到的其他譯者所不用的，即是摘除鏡片，將尺度從眼前移開。許多從事英譯之譯者窮其氣力翻閱數百年來歐語版本的《詩經》解析詮釋，結果反而落得莫衷一是。這當中許多人似乎將那一層層包覆在外的訓詁和註釋看得比詩作本身還重要（此舉讓我想起以前一位來自印度的同事J.S. Das Gupta，他觀察德國學者研究印度文學時作出如是評語：「德國學者潛得更深，身上沾的泥巴也比其他人多。」）雖然幾十年前從祖父那邊奠定的中國古典文學基礎，賈福相有意將這些無邊無際的註釋題解擱置一旁，堅持閱讀這些詩歌時，不在這些文化包袱裡翻箱倒櫃。他以個人深刻的中國詩學視角出發，得以看見其他人所看不見的事物，例如他發掘出許多首詩潛在的情慾元素，數世紀以來高級文化和學術研究將其禁錮於詩歌底層，然事實上這些詩歌乃是初民在較為自由的氛圍下所作的。
性的議題一直讓傳統訓詁學者頭疼不已，今日之華文學術界也仍對其十分敏感。賈福相閱讀詩經時完全將這些偏見拋除，他認為國風中至少有部分詩歌在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所作。然在接下來的年代裡，甚至到今日，情慾的成分在中國文化中被地下化，輕則含糊隱晦一言以蔽之，重則由文官蒐集成冊時給消毒一番。
文學界的編纂策略和操控在中國讀者和詩歌之間築起一道隔閡，相較之下外國文學英譯的歷史較為多樣，幸未受制於這種劃一的標準。有一點值得提出，當代中國出版的唯一一本國風譯本只選譯一百六十首中的四十首（Yea, Dai and Yang，見註釋1），而其中又只收錄一首所謂的「淫詩」（第23首〈野有死麕〉），收錄後又將它閹割了，相反地賈福相的翻譯並非刻意強化擴大原詩的性暗示，他忠於事實真相的信念只是讓他藉由忠實的呈現，將原詩可能的暗示重見光明。
對詩歌作跨越時間的新詮釋（歷時性）也可以是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詮釋（共時性），譯者在他所寫的其他文章，尤其是散文中，不斷強調跨文化的比較讓我們更能從封閉的傳統中挖掘出藝術潛在的能量，超越訓詁傳統所設下之限制。他以中文寫了許多文章討論與性有關的議題，在中文脈絡中顯得大膽露骨，但英譯之後西方人讀來卻順耳溫馴，而同時他忠實呈現性暗示的策略將揭開中國文學的神秘面紗，重新賦予其活力與朝氣。
一首詩或一篇譯文要產生影響，須與原作者希望對時人產生之影響對等。如果原作喚起讀者的七情六慾，其力道可能因時間之故慢慢淡去，除非翻譯也能與時俱進，跟著時代條件與情境更新才能再度喚起讀者相同感覺。我們先舉個與詩作無關的例子說明，就服裝時尚的演進而言，在某時代裡女性從頭到腳包得密不透風，單是露出腳踝便能燃起觀者的慾望。當然在今日多數國家裡，同樣的效果需要大膽的暴露才能達成。詩也一樣，在保守拘謹的年代裡情慾的元素潛藏隱晦，《詩經》和多年來的各種譯本正是如此。今日若要在性意象氾濫的世界喚醒潛伏的情慾，且今人的露骨遠超過許多前朝尺度，譯者必須將古詩潛藏的內容外顯，原本裸露腳踝所喚起的情慾可能得袒胸露背才能達到相等的效果。

此處我以重新發現國風諸詩的情慾元素作為新譯的根據，事實上還有其他各種理由可以支持《詩經》新譯之必要，也值得稍加說明。首先，語言與文化演進的同時譯本也一點一滴地喪失其效力，到最後讀來不僅陳腐過時，甚至不可理解。當詩中納入俚語（壽命極短）、口語表達、諺語格言（通常指涉消失中的習俗）以及對其他短暫之藝術或改變之潮流等等所作的文化指涉，譯本讀來更易似走調般越發不對勁，需要重新調音，提供新註解。
「翻譯」——根據古老的通則——「係為詮釋」。因為英漢語言特質的差異之故，該原則更說明了為什麼今日有這麼多不同的國風譯本。中文並無字尾詞形變化，非常洗練簡潔，依賴語境來決定主語、數量、性別、時態等等，也比英語更為隱約、曖昧、間接、簡練且含蓄。像國風之類的中文詩給了讀者許多想像空間，因此很自然地同一首中文詩英譯時，有些譯本的詮釋是一名女子在過去的某個時間點拒絕或想念一名男子，但有些則詮釋為一名男子在此時此刻拒絕或想念一名女子。也藉由如此不同譯本的積累，原文的多種可能性才得以揭露。

性別意識抬頭的今日使我們不得不對《詩經》裡的性別議題投以注意。自古流傳下來的多數文學中，文學創作似乎是男性特有的權力，但是《詩經》的創作並非如此。國風一百六十首當中只有一首詩的作者確定，該詩人正是一名女性穆姬，〈載馳〉一詩便是出自她的手筆，約於二千六百年前所作。此外，當中有四十六首詩以女性為第一人稱「發聲」，幾乎等於男性的篇數（四十八首）；另外五十七首可解為男性或女性，其餘九首是男女對話。而且十五國風當中的十四國，其男女作第一人稱的篇數相當。數十世紀前的世界文學便有性別平等的發軔，我們須視此為人類本源的回溯，而非線性的「進程」，因為無庸置疑地性別平等的現象存在於這最早的文學裡。
李雅各（Lee）、 理雅各（Legge）和高本漢（Karlgren）將中國文化重要經典引進英語世界，其各有特色各有其重要性，韋利譯作的經典地位依然崇高，只不過其語彙日漸褪色發黃，龐德的詮釋特立獨行，對一般讀者而言從來就不易理解。賈福相將這些詩篇帶入當代的同時又能保存古味。他並非意欲與其他時代的其他譯者爭高下，相反地其譯作可視為一種補足。他在用字遣詞上力求精準，樸實之餘又不失豐富與詩味。甚至他也嘗試使用音步與其他修辭技巧來提醒讀者，雖然樂譜早已佚失，但國風的詩篇在很久很久以前都是可唱的歌曲，當中許多甚至可伴舞的曲子。但是，他不在譯作中刻意套用英詩的固定形式（英詩有無數種格律）來表達中文古詩的形式，其譯作為二十一世紀讀者量身打造，親切自然之餘又保存原詩異文化之特質與個性。
誠然，正如譯者作為開場的小詩〈橋〉所言（於目錄後），古老東方與現代西方二者在這冊譯作中相遇，手牽著手一同前進。詩人康明斯（E. E. Cummings）曾寫道：「詩：是不可翻譯的。」再套用另一位誠實的詩人論詩之評語：「詩（翻譯）沒有結束，只有遺棄。」賈福相跟其他許多譯者都證明康明斯所言只對了一半。我們應該慶幸，或許他的譯作也不是「結束」，但他的堅持使我們受惠良多。譯者並非都像鬥牛士或悲劇主人公般——注定要失敗喪命；他們當然不是傻子，但他們企及不可能之任務，因此情操更顯高貴。
我也還不能「遺棄」自己的序言，須再對譯者特出之處提供個人意見：第23首〈野有死麕〉（野地死獐）幾乎無異於原創的現代英詩——情感細膩而直接；第71首〈葛藟〉（野葡萄）深刻表達許多婦女的苦境，為不幸婚姻所困；第87首〈褰裳〉（提起長衫）語氣曖昧卻又饒富意趣，尤其是與其他英譯版本比較時，賈譯更能凸顯此特色；第99首〈東方之日〉（東方之日）簡單卻真摯；第113首〈碩鼠〉（大老鼠）抨擊依賴他人的寄生蟲，今昔皆然；第118首〈綢繆〉（洞房之夜）特別描繪新婚夫妻如膠似漆之情景，其口吻帶點喜劇意味。第129首〈蒹葭〉（蘆葦）給人一種他方世界的感覺，如夢般地刻畫本質而非實體，或許因其現代感及永恆感之故，〈蒹葭〉是其中我最喜愛的一首詩，可作為詩經導讀之範本。
以上及本書其他許多詩歌皆適於編入英語（或華語）學習教材以及世界文學選集：（為顧及教學用途，本書附朗讀CD，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中英文朗讀者朗誦原詩與譯文。）隨著中國於本世紀的崛起，中華文化成為全球教育的一部份，而未來英語仍是認識中華文化的中介語言，故即使對新興全球文化有重大意義的各種作品或許得定期進行新譯，以求跨文化之間的了解以及多文化的凝聚力，本書譯者的作品應能經得起時間的淘洗。
史蒂芬‧亞諾爾 榮譽教授
比較文學暨電影研究系前系主任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
� 明顯地許多中文白話譯本相繼出版，當然其翻譯原則皆不同於賈白話及英譯原則，賈翻譯原則詳見於導言。





	Jacob Lee的The Chinese Classics是已知的第一本詩經英譯，1861-1871於香港出版。我參考的最早譯本為James Legge於1871年出版的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4（1898年再版）（出版年、地點不詳），香港大學出版社於 1960年再版，文史哲出版社也於後幾年再版（台灣，1971）。此處參考Legge之譯文為維吉尼亞大學Xuepen Sun和Xiaoqiuan Zeng所製作之電子版本� HYPERLINK "URL: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 ��URL: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 (1998)。





	Ezra Pound 1936 (?) 全譯本The Shih-ch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自1954年出版後哈佛大學出版社已數次再刷。





	Arthur Waley的The Book of Songs: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於1937年問世（其中部分譯詩早在1919年已出版），由紐約 Grove Press 再版數次，最近一次是1996年，Waley之參考書目由Joseph R. Allen 於Grove版本中更新如下：





	Bernhard Karlgren 的The Book of Odes: Chinese Text,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1950年於斯德哥爾摩由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出版，初版年月不詳；然Ezra Pound於1936年的譯本中引用其「發音指導」。 





	最近的譯本The Book of Songs: A Chinese Selection of Ancient Poems (Chinese-English), Yea, Mong編，Dai, Nai-Xien 與 Yang, Xian合譯，北京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Company於 2001出版，雖然該譯本僅選譯一百六十首國風的四十首，仍非常有助於比較翻譯學。











� 同樣享此殊榮的是希伯來文舊約中的《雅歌》(“Song of Solomon”)，為宗教詩歌，另外則是梵文宗教詩作《梨俱吠陀》(Rig Veda)，不過《詩經》仍是現存最早之非宗教文集。











� 此處列舉幾位英譯者對國風中情慾元素的翻譯策略以茲證明。





	國風第29首詩題與誘惑及變節有關……


		Legge晚期維多利亞時代文風過於拘謹，避重就輕地帶過： “…the man,/ With virtuous words, but not really good./ …Would he then allow me to be forgotten?” Waley的策略也幾乎同樣間接婉轉，他使用有些古味的動詞 “requited”： “Better if he had not requited me./…/ How should he be true?/ He requited me, but did not follow up.” Pound在此不同以往地顯得非常保守： “…his like of evil reputation?/ …forgetting love?” 賈譯細膩但更為直接：“How can such a person exist? He has no moral sense./ …he has forgotten me completely./ …He is not true to me.”





	國風第 45首主題同上，各譯者也都做出相似處理。Legge： “He was my only one;/ And I swear that till death I will not do the evil thing.” Waley： “He swore that truly he was my mate,/ And till death would not fail me./ …That a man could be so false!” Pound用了 “bull” 一字(性的暗示極為明顯)讓人如墜霧中，為了押韻之故又用“traist”一字，多數現代英語使用者都不知道該字的意思： “My bull till death he were,/…/ Shall no one be traist?!” Yea, Dai 與Yang的2001年譯本，幾乎不觸及詩中明顯的逾矩之舉： “Too much indignity I’ve been treated with./ …/ My heart stained with sorrow,/ Cannot be washed clean like dirty clothes.” 賈譯一如其翻譯原則所示，暗示人性和道德的複雜： “The … man … is my dearest./ I swear I will never change my mind./ Heavens, mother! Why don’t you understand?”





	國風第23首，Legge 已經來到維多利亞時代大膽的界線： “There is a young lady with thoughts natural to the spring,/ And a fine gentleman would lead her astray.” Waley難得地直接點出主題： “There was a lady longing for the spring;/ A fair knight seduced her.” Pound 也直言不諱： “A melancholy maid in spring is luck for lovers./ … / dead as doe is maidenhood.” Yea, Dai 和Yang 至少點出少女心中的熱情： “A girl is longing for love,/ A fine fellow tempts her.” 賈譯 並未等到最後一段才講明誘惑的詩題，而是在一開始便帶出該詩題： “A sensual young maiden,/ … / An oak tree deep in soft woods” – a clearly coit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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